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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顏樂處及其對人格教育的啟示 

黃文樹 

樹德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摘 要 

  孔顏樂處是儒家以道德修養所帶來的內心愉悅為至高快樂這種境界的代名

詞。在宋明理學中，孔顏樂處更成了初學者立志，富貴者自警，窮乏者保持廉操

的座右銘。孔顏樂處代表的是人的內心愉悅，人的主體自由，人的價值理想。它

能夠激勵人們不畏艱苦的生活，不受惡劣環境的影響，去追求自己的道德理想、

精神享受，進而推己及人，明道淑世。孔顏樂處對於人格教育的啟示有三：一是

指引一條「和易無怨」的生活道路；二是建構一種「主體自由」的自主精神；三

是樹立一個「樂道弘仁」的生命典範。 

關鍵詞：孔子、顏回、樂、修養、人格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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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us & Yen Hui’s spirit joy and its enlightenment at 
personality education 

Wen-Shu Huang 
Professor, Teacher Education Center, Shu-Te University 

Abstract 

    Confucius & Yen Hui’s spirit joy into the spirit of the Confucian emphasis on 

enjoyment, to morality brought joy to the heart of this realm synonymous with supreme 

happiness. In Neo-Confucianism, the spirit joy has become a beginner Confucius 

Department determined, since the police were rich, poor by maintaining clean operation 

motto. Confucius & Yen Hui’s spirit joy represents a person's inner joy, freedom of the 

human subject, human values and ideals. It can inspire people despite the difficulties of 

life, free from adverse environmental impact, to pursue their own moral ideals, the spirit 

of enjoyment, and thus benefit the people, Ming righteous. In a nutshell, the Confucius 

& Yen Hui’s spirit joy for personality education, inspiration, at least three: one, 

Confucius & Yen Hui’s spirit joy for us to guide an "easy no complaint," the road of life; 

second, Confucius & Yen Hui’s spirit joy for us to construct a "subject's freedom"; third, 

Coufucius & Yen Hui’s spirit joy for us to set a "practice of humanitarian" life model. 

Keyword：Confucius, Yen Hui, spirit joy, culture,personali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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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孔顏樂處是儒家道德修養的重要成份。孔子（551－479 B.C.）稱讚他的弟子

顏回（約 513－482 B.C.）：簡陋的飲食和居所，一般人難以忍受，顏回卻不改其樂。

而孔子本身亦樂在類似的生活條件中。此後，孔顏樂處成了「安貧樂道」的代名

詞。在宋明理學中，孔顏之樂更成了初學者立志，富貴者自警，窮乏者保持廉操

的座右銘，煥發出一股甘貧樂道，以超越物質生活滿足，而追求精神愉悅生命價

值之學風。 

  學界針對孔顏樂處之討論，已有數篇文章問世。其中，黃書光於 1991 年撰〈「孔

顏樂處」命題探析〉，簡述周敦頤（1017－1073）對此概念之提出、程頤（1033－

1107）和朱熹（1130－1200）之進一步發輝，以及孔顏樂處的美學意義。11993 年，

夏長樸發表〈尋孔顏樂處〉，先溯《論語》中之孔顏樂處，次析周敦頤《通書》對

此信念之見解，再探《二程集》尋孔顏之樂的脈絡，結論得出：孔顏所樂的是道，

而周氏與二程追求的是成聖成賢；孔顏關心的是如何由修養個人擴展到整個國家

社會，周氏與二程則把眼光放在自我人格的提昇上。2 

  1995 年，劉振維撰〈孔顏樂處辯〉，認為孔顏之「樂處」除了傳統所言之「安

貧樂道」外，尚有「中和之樂」，這是較少人注意的。二程處太平之世，所理解之

孔顏樂處概念，則難免有風花雪月之意味，這與孔子顏回處亂世，而希求堯舜聖

道以救萬民之願景不同。32000 年，楊柱才完成〈孔顏樂處與天地境界〉，指出孔

顏樂處是宋儒關於聖人境界的一種學說系統。楊文透過馮友蘭所謂「天地境界」

──聖人以最深徹的「覺解」知天、知性，其行為不僅與社會有關係，而且與宇

宙有關係，其做道德的事而又有超乎道德的意義──「極高明而道中庸」，視「孔

顏樂處」為「天地境界」的體現。4 

  上舉四文，都是對於孔顏樂處之理解與推衍，容有大同小異之見，概能述說

和闡揚孔顏樂處之義涵，於吾人認識、應用孔顏樂處皆有莫大之助益。自孔子顏

                                                 
1 黃書光，〈「孔顏樂處」命題探析〉，《中國文化月刊》第 135 期（1991 年 1 月），頁 11-19。 
2 夏長樸，〈尋孔顏樂處〉，《哲學雜誌》第 6 期（1993 年 9 月），頁 22-36。 
3 劉振維，〈孔顏樂處辯〉，《哲學與文化》第 22 卷第 5 期（1995 年 5 月），頁 457-466；第 22 卷第 

6 期（1995 年 6 月），頁 550-557。 
4 楊柱才，〈孔顏樂處與天地境界〉，《南昌大學學報》（人社版）第 31 卷第 2 期（2000 年 4 月）， 

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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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實踐樂道之行誼，到宋明理學家對其之亙古追尋、探討，無論是個人之精神修

養義，或是繫乎國家社會以濟黎民之堯舜聖道義，乃至提昇人格到最高之天地境

界義，在在都是今日我們借鏡古賢經驗與智慧的精華，皆值得從正向思維，並加

以「古為今用」。 

  何謂「人格」（personality）？心理學家或謂「個人全部心理特質的總和」；或

謂「個人適應環境的行為模式及思維方式的特性」；或謂「個人心理生理系統中的

動力組織，用以決定個體對環境作獨特的適應模式」。5簡約言之，人格乃是人的心

理行為（包括思想、情感和行動）之穩定的、統整的特質或傾向。至於教育學者，

則往往賦予人格以教育涵義，田培林界定為：「以先天的個性作根基，超出個性之

上，用一種努力，創造出來一個理想的精神的成就，這種成就即是人格。」6賈馥

茗強調：教育本質在「教人具備人的品質，即是要使『人而有格』，即是『培養人

格』。」7這種觀點強調精神價值的提昇與創造。據此，「人格教育」便是改造「個

性」，以至完成「人格」的歷程。此處不擬在「人格」與「人格教育」的意涵上深

探，論述指向教育性的用法，即「人格」是人之特質與品格；「人格教育」是培養

「人格」之「教育」。 

  教育的目的，在個人以培養健全之人格為主，在國家以提升人民素質為重。

人格教育之良窳，攸關個人是否能立身成德、自我實現，社會是否能和諧進步，

國家是否能安定發展，此亦是先進國家無不重視人格教育之因。孔顏樂處這一讓

前賢亙古探尋、力行之信念，對於今日人格教育應是深具意義的。職是之故，本

文主要採取文本分析法，輔以歷史研究法，在既有之學術成果上，條理、解析、

歸納孔顏樂處之概念，並由之推演、延展其對於人格教育之啟示。 

 

貳、孔顏之甘貧樂道 

  孔子，生於魯國的陬邑（今山東曲阜東南），後遷居曲阜。他的祖先原來是宋

國的貴族，但到他的曾祖搬居魯國時，已經失掉貴族的地位。孔子出身不高，在

                                                 
5 郭為藩、高強華，《教育學新論》（臺北：正中書局，1988 年），頁 28。 
6 田培林，《教育與文化》（上）（臺北：五南圖書公司，1976 年），頁 84。 
7 賈馥茗，《人格教育學》（臺北：五南圖書公司，1999 年），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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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罕〉篇自稱：「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8曾做過魯國大夫季氏的「委吏」（管

會計）和「乘田」（管畜牧）。十五歲起立志篤學，以好學聞名遠近。孔子在而立

之年創辦儒家私學，任教四十餘年，一生樂此不疲。雖然當過魯國大司寇（管刑

法），參加過一些政事，但從未中輟教育志業。其所揭櫫的「因材施教」、「學思並

重」的教育原理，以及「有教無類」、「誨人不倦」的教育精神，迄今仍是教育上

的普世通則。 

  儒家的教育思想，首重人格的陶冶，次及才學的培植。孔子對弟子的人格教

育核心便是君子儒的養成。他在〈雍也〉篇中謂子夏曰：「女為君子儒，無為小人

儒。」9雖然此處並未界定君子之義涵，但可由《論語》中諸項關於君子之表述，

得出孔子的意指是：希望學生做較高道德水準、踐仁、識大道的君子，不要做枝

節自炫、適己自便、唯利是圖的小人。 

  《論語》論及君子之人格特質，所在多有。其中孔子在〈學而〉篇云：「君子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10子貢

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回答：「可也。未若貧而樂道，富而

好禮者也。」11〈里仁〉篇載孔子如是說：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不以其道得之，不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惡也，

不以其道得之，不去也。君子去仁，惡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

是，顛沛必於是。12 

同篇孔子又謂：「士志於道，而恥惡衣惡食者，未足與議也。」13「君子懷德，小

人懷土。」14「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利。」15〈衛靈公〉篇載：孔子周游列國時，

從陳國去蔡國途中，因故被困，絕糧七日。從者病，莫能興，子路怨恨、惱怒地

說：「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應道：「君子固窮，小人窮斯濫也。」16 

                                                 
8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高雄：復文圖書出版社，1985 年），〈子罕〉，頁 110。 
9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雍也〉，頁 88。 
10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學而〉，頁 52。 
11 漢‧司馬遷，《史記》（臺北：河洛圖書公司，1979 年），卷 67〈仲尼弟子列傳〉，頁 1363。 
12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里仁〉，頁 70。 
13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里仁〉，頁 71。 
14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里仁〉，頁 71。 
15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里仁〉，頁 73。 
16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衛靈公〉，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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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舉諸條可見，孔子期許學生在生活態度和生命方向上，能安貧樂道，即

使粗衣劣食不以為恥，而以踐行仁德、探求大道為重，此方為人生真價值之所在。

孔子在〈衛靈公〉篇所言：君子「謀道不謀食」、「憂道不憂貧」17，即此之謂。孔

子在〈述而〉篇自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樂亦在其中矣。不義而富且

貴，於我如浮雲。」18這是他身體力行安貧樂道的實情。 

  至於《論語》中顏回的形象如何？陳桂雲研究指出，「作為孔門弟子，顏回在

《論語》中壽命短，記載並非最多，但他卻是《論語》記述中，受到孔子稱讚最

多的一個。」19陳氏歸納孔子眼中的顏回共有五項特徵：一是不愚，二是力行不怠，

三是安貧樂道，四是好學，五是不遷怒不貳過。而同門眼中的顏回則有聞一知十、

虛懷若谷二項優點。20這些觀察，應是中肯的。 

  史料對於顏回的家世、生平記載並不多。在家境方面，依《論語》之描述，

顏回的家庭經濟向來貧窮困苦，日常物質生活極為簡陋，條件相當不利──〈雍

也〉篇云：「回！一簞食，一瓢飲，在陋巷」21；〈先進〉篇云：「回也其庶乎，屢

空。」22由於《論語》出自孔門弟子及其再傳弟子之手，內容應是可信的。惟《莊

子》中有一段材料，對於顏回家境的說法，卻與《論語》所述略有出入。該書〈讓

王〉篇載： 

  孔子謂顏回曰：「回，來！家貧居卑，胡不仕乎？」顏回對曰：「不願仕。回

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樂也。

回不願仕。」23 

從顏回的答話，他家尚屬於小康的自耕農。對這一記載的可靠性，有人持懷疑態

度，董紹華等則認為：《莊子》成書於戰國時期，距離顏回生活的年代不遠，對顏

回的紀錄具有一定的參考價值。24縱然如此，顏回的家庭經濟鐵定不會高過一般稍

                                                 
17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衛靈公〉，頁 167。 
18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述而〉，頁 97。 
19 陳桂雲，〈《論語》中顏回形象的現代闡釋〉，《東方人文學誌》第 8 卷第 4 期（2009 年 12 月）， 

頁 49。 
20 陳桂雲，〈《論語》中顏回形象的現代闡釋〉，頁 49-53。 
21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雍也〉，頁 87。 
22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先進〉，頁 127。 
23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北京：中華書局，2004 年），卷 9〈讓王〉，頁 978。 
24 董韶華、董韶軍，〈關於顏回研究的幾個問題〉，《山東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 年第 2 

期，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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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得去的、不致餓死的農夫家境。 

  孔子在〈雍也〉篇盛讚顏回：「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陋巷。人不

堪其憂，回也不改其樂。賢哉，回也。」25這裡，孔子兩稱顏回能安貧樂道之賢徳，

肯定、嘉許之情溢於言表。何以如此？此乃二人有共同的、相應的生命與人格頻

率：孔子「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樂在其中」；顏回「簞食、瓢飲、陋巷，不

改其樂」。換言之，孔顏二人都有著「甘貧樂道」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參、孔顏之崇道弘仁 

  上述孔子強調「貧而無諂」是不足的、過於消極了，君子理應積極地「貧而

樂道」。《論語》書中，孔子崇道的言論俯拾即是。孔子認為，凡人皆應立志，立

志的方向不在豐衣足食，而在於得「道」。道，就是為人之道，亦即仁義之道。在

他看來，志道、踐仁、行義之價值，遠高於物質享受、功名利祿。 

  《論語‧里仁》載： 

  子曰：「參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26 

對此，程頤在《程氏經說》卷六〈論語說‧里仁〉云：「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

忠，體也；恕，用也。」27朱熹進一步疏解如下：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理渾然

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蓋至誠無息者，道

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

以之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見矣。……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違道不遠

是也。」28 

這種「以己及物」──由盡己進而推及萬物的德性便是孔子所主倡的仁。 

                                                 
25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雍也〉，頁 87。 
26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里仁〉，頁 72。 
27 宋‧程顥、程頤，《二程全書》（臺北：中華書局，1986 年），《程氏經說》卷 6〈論語說〉，頁 4。 
28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里仁〉，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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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者「以己及物」、「推己及人」的論點，在《論語》中可輕易發現。〈雍也〉

篇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

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諸！夫仁者，己欲立而立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

可謂仁之方也已。」29 

「己欲立而立人，己欲達而達人」即是「以己及人」之一種表述。此外，「能近取

譬」，朱熹謂指：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30可見，

以己及人、博施濟眾，不僅是仁者之心，尚且是仁者之術。 

  又《論語‧憲問》載： 

  子路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諸。」31 

夏長樸認為，此處的「安百姓」，就是前述的「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安人」與「安

百姓」，也就是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以個人修身為前提，由己及人，自近而

遠逐步推擴才能完成的，這種過程就是仁的具體實現。而由「堯舜其猶病諸」一

語，可知孔子了解到「安百姓」的理想是不易實現的。32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孔子深知實現仁道之理想不易，但他仍懷抱著「老者安

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33的崇高遠大志向，堅信「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

矣。」34熱切地躬行踐仁、弘仁的志業，「為之不厭，誨人不倦」35，做到「發憤忘

食，樂以忘憂，不知老之將至云爾。」36「行仁」成為孔子一輩子樂在其中直到老

死之事。夏長樸指出，孔子的樂處，就在這裡，世俗的富貴貧賤自然不會放在心

上。37 

                                                 
29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雍也〉，頁 91-92。 
30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雍也〉，頁 92。 
31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憲問〉，頁 159。 
32 夏長樸，〈尋孔顏樂處〉，頁 25。 
33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公冶長〉，頁 82。 
34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述而〉，頁 100。 
35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述而〉，頁 101。 
36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述而〉，頁 98。 
37 夏長樸，〈尋孔顏樂處〉，頁 26。 



 
 
 
 
 
 
 
 
 
 
 
 
 
 
 
 
 
 
 
 
 
 
 
 
 
 
 
 
 
 
 
 
 
 
 
 
 
 
 
 
 

 

 
孔顏樂處及其對人格教育的啟示 

 241

  對夫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38，視師「猶父」39的顏回，「樂道」、「行仁」

的生命志向，亦步亦趨孔子而行。《論語‧顏淵》載：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復禮為仁。一日克己復禮，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顏淵曰：「回雖不敏，請事斯語矣。」40 

孔子言仁，由修己成德發軔，而後推己及人，以至歸仁天下，將修身與治人連貫

起來。以好學聞名的顏淵，同恩師一樣畢生從事於斯。他自述己志說：「願無伐善，

無施勞。」41字面上表示顏回既不誇大有能，也不張揚有功，體現個人徳行的修養。

但其延展意義仍涉及到人我關係。朱熹看出這一層涵義，他說：「勞，勞事也。勞

事非己所欲，故亦不欲施之於人。」42顏回表現的是孔子講的「己所不欲，勿施於

人」43，足見他有踐仁、弘仁之志行。 

  顏回行仁之大志，亦可從下列二事得到佐證。其一是，他問為邦。《論語‧衛

靈公》載： 

  顏淵問為邦。子曰：「行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樂則韶舞。放鄭聲，

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44 

顏回韜光養晦以待時，他問治理邦國之道，孔子告以行夏時、乘殷輅、服周冕、

舞舜樂、禁淫聲、遠佞人等六端，期望他有朝一日受到重用時一展長才。遺憾的

是，顏回不幸短命而卒，沒有機會實踐其仁政治邦之願望。 

  其二是他師法虞舜之胸懷。虞舜是古代聖賢之君，顏回說：「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有為者亦若是。」45明確以舜為學習楷模。據孟子的觀察，虞舜「聞一善言，

見一善行，若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46孔子對舜禮讚曰：「無為而治者，其

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47舜以修身恭己之容躬行德盛而民自

                                                 
38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子罕〉，頁 111。 
39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先進〉，頁 124。 
40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顏淵〉，頁 132。 
41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公冶長〉，頁 82。 
42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公冶長〉，頁 82。 
43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顏淵〉，頁 132。 
44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衛靈公〉，頁 164。 
45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滕文公上〉，頁 251。 
46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盡心上〉，頁 353。 
47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衛靈公〉，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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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這種德化之治，正是顏回的政治理想追求。對於顏回以舜為可學習而臻於成，

明儒羅欽順（1465－1547）認為不成也難。他說： 

  顏回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若是。」蓋以舜自期也。舜飯糗茹

草若將終身，顏子簞食瓢飲不改其樂，本原之地同一無累如此，則顏之進於舜也，

其孰能禦之。48 

在羅氏看來，顏子與舜有同一本原，有相同之心，故顏子之擬學為舜，誰也阻礙

不了。 

 

肆、周敦頤之解孔顏樂處 

  在宋代周敦頤提出「孔顏樂處」之前，只有西漢的揚雄（53 B.C.－18）在其

《法言》中二處拈舉顏回的「簞瓢之樂」。《法言‧學行》載： 

  或曰：「使我紆朱懷金，其樂可量也。」曰：「紆朱懷金者之樂，不如顏氏子

之樂。顏氏子之樂也，內；紆朱懷金者之樂也，外。」49 

揚雄判定顏回之樂，不待於外，價值在地位顯貴、家財萬貫之上。另外，《法言‧

修身》載： 

  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

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上，簞瓢捽茹，亦山雌也，何其臞？千鈞之輕，烏獲

力也；簞瓢之樂，顏氏德也。」50 

揚雄強調顏回雖處於簞食瓢飲之窘，但他卻樂在德盛之境。 

  周敦頤是宋明理學的開端。在《宋史‧周敦頤傳》中，黃庭堅（1045－1105）

勾勒了周敦頤的人格特質與行事特徵： 

  人品甚高，胸懷灑落，如光風霽月。廉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福而厚於

                                                 
48 明‧羅欽順，《困知記》（臺北：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金會，1978 年），〈續卷下〉，頁 263。 
49 清‧汪榮寶，《法言義疏》（臺北：世界書局，1981 年），疏卷 2〈學行〉，頁 73-74。 
50 清‧汪榮寶，《法言義疏》，疏卷 5〈修身〉，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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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陋於希世而尚友千古。51 

此對照於下面朱熹的〈濂溪先生傳〉，周敦頤的人格和精神便映現出來了。〈濂溪

先生傳〉云： 

  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礪。奉己甚約，俸祿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

無百錢之儲。……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不給，而亦曠然不以為意也。襟懷飄

灑，雅有高趣，尤樂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廬山之麓有溪焉，……潔

清紺寒，……先生濯纓而樂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52 

朱熹題〈濂溪先生象贊〉所謂「道喪千載，聖遠言湮。不有先覺，孰開我人？……

風月無邊，庭草交翠。」53頗能刻畫周敦頤的生命情調和歷史貢獻。 

  據陳郁夫〈周敦頤年表〉所整理，周氏傾向「光風霽月」的生命情志，似乎

在他青春期就已有此一傾向。該〈年表〉載：宋仁宗天聖七年（1029），周敦頤年

十三。其桑梓有濂溪，溪上有橋，橋上有小亭，先生常釣遊其上，吟弄風月。54及

至慶曆六年（1046），周氏年三十，任南安（今江西省）軍司理參軍的第三年，與

當時通判南安軍的程珦（1006－1090）結為知交。依《宋史‧周敦頤傳》載： 

  （周敦頤）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

道，因與為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令尋孔顏樂處，所樂何事，二程

之學源流乎此矣。55 

這一思想史往事，即是後來學者不斷嚮往、探討孔顏樂處的肇始。 

  周敦頤推尊顏回為「亞聖」，評價甚高。他在《周子通書‧顏子等二十三》云：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陋巷，人不堪其憂，而不改其樂。夫富貴，人所愛

也，顏子不愛不求，而樂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異乎彼者；

見其大而忘其小焉爾。見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不足，無不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

                                                 
51 元‧脫脫，《宋史》（北京：中華書局，2004 年），卷 427〈周敦頤傳〉，頁 12711。 
52 宋‧朱熹，《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年），第 12 册，《伊洛淵源錄》卷 1〈濂 

溪先生傳〉，頁 925。 
53 宋‧朱熹，《朱子全書》第 24 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伍）》，卷 85〈濂溪先生象贊〉，頁 4001-4002。 
54 陳郁夫，《周敦頤》（臺北：東大圖書出版社，1990 年），頁 152。 
55 元‧脫脫，《宋史》，卷 427〈周敦頤傳〉，頁 1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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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56 

此處之「小」當指生活物質條件以及世俗之富貴利祿，而與其相對之精神愉悅以

及「聞道」之滿足，價值較高，故為「大」。周敦頤明白指出：「君子以道充為貴，

身安為富，故常泰無不足；而銖視軒冕，塵視金玉，其重無加焉耳。」57可知「大」

即「道」；「見大心泰」即是「見道心泰」。誠如明儒陳獻章（1428－1500）〈論前

輩言銖視軒冕塵視金玉〉一文對此之下列疏解： 

  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與道若可相侔矣。然以天地而視道，則道為天地

之本；以道視天地，則天地者，太倉之一粟，滄海之一勺耳，曾足與道侔哉？天

地之大不得與道侔，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一身之微，其所得者，富貴、

貧賤、死生、禍福，曾足以為君子所得乎？58 

若聞「道」、得「道」，則天下之物卒然遇之而不驚，無故失之而不介，尚何銖軒

冕塵金玉之足言哉？ 

  心志同孔子顏回相近的周敦頤，其所走的人生道路，同孔顏一樣都兼有甘貧

樂道之心性修養與崇道弘仁之社會實踐，亦即君子固應內在自我成德，尚需向外

安人安百姓；非但獨善其身，並且兼善天下。周敦頤說：「聖人之道，入乎耳，存

乎心，蘊之為徳行，行之為事業。」59從德行到事業，是連續不斷的歷程；在己則

為德行，及物則為事業，德行與事業是統一的。他在《周子通書‧志學第十》表

明：「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60伊尹

輔佐成湯，造就國政功業，代表了致君澤民的榜樣；顏子三月不違仁，是最能「發

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61，以伊尹、顏淵為志學楷模，彰顯了周敦頤的生命情

調不單是光風霽月而已。此正如錢穆在《宋明理學概述》所言： 

  敦頤的理論，並不重在純思辨的說明上，而更重在如何見之行為與實踐，所

以他才極細密地指示出一套修養方法來。這一種修養，也不是專為解決自己問題，

                                                 
56 宋‧周敦頤，《周子通書》（臺北：中華書局，1992 年），〈顏子第二十三〉，頁 5。 
57 宋‧周敦頤，《周子通書》，〈富貴第三十三〉，頁 7。 
58 明‧陳獻章，《陳獻章集》（北京：中華書局，2008 年），卷 1〈論前輩言銖視軒冕塵視金玉〉， 

頁 54-55。 
59 宋‧周敦頤，《周子通書》，〈陋第三十四〉，頁 7。 
60 宋‧周敦頤，《周子通書》，〈志學第十〉，頁 2。 
61 宋‧周敦頤，《周子通書》，〈聖蘊第二十九〉，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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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做一自了漢。……這是敦頤所以為儒學之正宗，而非方外逃世可相比擬處。62 

 

伍、二程之尋孔顏樂處 

  前述慶曆年間程顥（1032－1085）、程頤賢昆仲拜師周敦頤，二人在遺書謂：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令尋顏子、仲尼樂處，所樂何處？」63經過一番師生互動之

後，二程云：「自再見茂叔後，吟風弄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64「吾與

點也」出自《論語‧先進》，其文載：有一天，子路、曾點、冉有、公西華侍坐，

孔子請他們各言己志。當中，曾點先是「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65接著道：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六人，童子六、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

歸。」66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67朱熹認為，孔子之深許曾點之志，乃因他

「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流，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見於言外。」68二程

上面之說法，顯示他們認同，並接受了曾點之志向，而有吟風弄月之風采。 

  依〈明道先生語二〉，程顥進一步的體會是： 

  顏子在陋巷，「人不堪其憂，回也不改其樂。」簞瓢、陋巷非可樂，蓋自有其

樂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69 

對此，黃書光認為，程顥（黃文誤為程頤）這裡所說的「其」字的「深意」，即是

指學者當下自身對「道」或「理」的主觀自覺。70 

  程顥對於「自有其樂」累經「玩味」，形塑了其待人接物之「春溫」風格，此

可從下列二筆史傳所述得到印證：其一是《程氏外書‧傳聞雜記》云：「明道先生……

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71其二是《伊川先生文集‧明道先生行狀》謂： 

                                                 
62 錢穆，《宋明理學概述》（臺北：學生書局，1984 年），頁 41-42。 
63 宋‧程顥、程頤，《二程全書》，《程氏遺書》卷 2〈二先生語二上〉，頁 2。 
64 宋‧程顥、程頤，《二程全書》，《程氏遺書》卷 3〈二先生語三〉，頁 1。 
65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先進〉，頁 130。 
66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先進〉，頁 130。 
67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先進〉，頁 130。 
68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先進〉，頁 130。 
69 宋‧程顥、程頤，《二程全書》，《程氏遺書》卷 12〈明道先生語二〉，頁 1。 
70 黃書光，〈「孔顏樂處」命題探析〉，頁 13。 
71 宋‧程顥、程頤，《二程全書》，《程氏外書》卷 12〈傳聞雜記〉，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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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先

生接物，辨而不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易從，怒人而人不怨。72 

從程顥的詩文，也可感受到他特有的春溫和氣。其〈偶成〉云：「雲淡風輕近午天，

望花隨柳過前川。旁人不識予心樂，將謂偷閑學少年。」73其〈秋日偶成二首〉云： 

  寥寥天氣已高秋，更倚淩虛百尺樓。世上利名群蠛蠓，古來興廢幾浮漚。退

居陋巷顏回樂，不見長安李白愁。兩事到頭須有得，我心處處自優遊。（其一） 

    閑來無事不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

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不淫貧賤樂，男兒到此是豪雄。（其二）74 

依馮友蘭的說法，程顥這二首詩都提到「樂」，所以會樂的原因，在於「與人同」

（四時佳興與人同），「與物同」（「萬物靜觀皆自得」、「雲淡風輕」、「望花隨柳」），

甚至「與無限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不過旁人不解，以為

他是「偷閑學少年」。「同」是隨和，其淺義可以是同情心，其深義則可以是「渾

然與物同體」。有了這種胸懷，對於世俗的富貴貧賤，以及個人得失，便不會介意。

75馮氏這一見解，應是頗有見地的。 

  程頤在〈顏子所好何學論〉中說：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六藝，三千子非不習而通

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凡學之道，正其心，養

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諸心，知所養，然後力行以求

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

聖人也。76 

這裡，程頤一則強調聖人可學而至，二則以正心養性作為學為聖人之取徑，三則

揭示盡心知性，中正而誠，即是聖人之質素。 

  除了程顥多表現溫淳和熙之姿彩以及程頤著力解析顏子所好何學之外，二程

                                                 
72 宋‧程顥、程頤，《二程全書》，《伊川先生文集》卷 7〈明道先生行狀〉，頁 6。 
73 宋‧程顥、程頤，《二程全書》，《明道文集》卷 1〈偶成〉，頁 1。 
74 宋‧程顥、程頤，《二程全書》，《明道文集》卷 1〈秋日偶成二首〉，頁 1。 
75 馮友蘭，《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五冊）（臺北：藍燈文化事業公司，1991 年），頁 132。 
76 宋‧程顥、程頤，《二程全書》，《伊川文集》卷 4〈顏子所好何學論〉，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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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較多共同表達「聖人氣象」之訴求。程頤說：「學者不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

熟玩味聖人之氣象，不可只於名上理會。如此，只是講論文字。」77所謂「氣象」，

指的是發之於個人內在徳行修養而形之於外在行為實踐上，使他人感受到的一種

特殊人格質素。在二程心目中，孔子、顏子、孟子都有聖人氣象。二程說：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並秋殺盡見。仲尼，無所不包；顏子

示不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不言而化者也；孟子則露其才，蓋亦時

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

皆可以見之矣。78 

三人氣象有別，依二程觀點，孔子無迹，顏回微有迹，孟子則迹著。79他們又比較

說：孟子之溫淳淵懿不如顏回；顏回「不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

勞」，未若孔子如天地般地「老者安之之類」的偉大。80 

  就學為聖人之目標言，二程雖然一再強調向顏回學習：「學者當學顏子入聖

人，為近有用力處。」81「聖人之徳行，固不可得而名狀。若顏子底一箇氣象，吾

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需學顏子。」82「（顏回）於道，得之更淵粹，近聖人

氣象。」83但，這是學為聖人之近程目標，最終鵠的還是孔子所說的「老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才是「聖賢氣象」之真諦，二程明言： 

  （學者）要識得聖賢。如孔子曰：「盍各言爾志？」而由曰：「願車馬衣輕裘

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勞。」孔子曰：「老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數句，便見聖賢氣象大段不同。若讀此不得見聖賢

氣象，他處也難見。學者須要理會得聖賢氣象。84 

他們又說： 

  「願無伐善」，則不私矣；「無施勞」，則仁矣。顏子之志，則可謂大而無以加

                                                 
77 宋‧程顥、程頤，《二程全書》，《程氏遺書》卷 15〈伊川先生語一〉，頁 12。 
78 宋‧程顥、程頤，《二程全書》，《程氏遺書》卷 5〈二先生語五〉，頁 1。 
79 宋‧程顥、程頤，《二程全書》，《程氏遺書》卷 5〈二先生語五〉，頁 1。 
80 宋‧程顥、程頤，《二程全書》，《程氏遺書》卷 2〈二先生語二上〉，頁 6-7。 
81 宋‧程顥、程頤，《二程全書》，《程氏遺書》卷 2〈二先生語二上〉，頁 5。 
82 宋‧程顥、程頤，《二程全書》，《程氏遺書》卷 2〈二先生語二上〉，頁 16。 
83 宋‧程顥、程頤，《二程全書》，《程氏遺書》卷 15〈伊川先生語一〉，頁 7。 
84 宋‧程顥、程頤，《二程全書》，《程氏遺書》卷 22〈伊川先生語八上〉，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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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然以孔子之言觀之，則顏子之言出於有心也。至於「老者安之，朋友信之，

少者懷之」，猶天地之化，付與萬物而已，不勞焉，此聖人之所為也。85 

二程之學為聖人，還是以孔子為終極目標，在極自然中踐仁、弘仁，實現二程所

稱「仁者渾然與物同體」86之恢宏志業。程頤後半生命運多舛，而卻一心一意持守

弘道，此當是其領悟孔顏精神後之體現。 

 

陸、孔顏樂處對人格教育之啟示 

  由上面的探討可知，孔子和顏回都實踐著甘貧樂道的生活，不在意物質條件

如何，樂於聞道、志道、踐仁、弘仁，非但能妥善安頓、料理己身，自我成徳，

而且進一步將仁道推拓、普及於社會，兼善天下。其後，周敦頤、二程纘承孔顏

樂處之精神，一則涵蘊簞瓢之徳，胸懷灑落，見道心泰，二則行諸事業，化及黎

民，期能達成老少安懷之仁政理想。 

  孔顏樂處對於今天的人格教育，有其重大意義。1985 年，歐陽教〈公民教育

與公民灌輸──兼評國內外兩種公民教育研究報告書〉一文，比較林清江 1979 年

主持完成的研究報告《我國公民教育內涵及其成效》及美國學者托尼（Torney）等

人 1975 年所作國際性教育調查研究報告《十國的公民教育》二種時間相近的文獻。

歐陽氏參酌美國、瑞典、紐西蘭、義大利、西德等先進國家公民教育之優點，提

出補苴我國的缺失之處，其中與人格教育有關者至少有二：第一，我國公民教育

認知領域有待充實，尤其是邏輯及批判思考能力、大眾傳播節目之分析與批評等；

第二，我國公民教育情意領域，亦即有關公民態度和價值觀念較弱，是亟待改善

者。87此一觀點，係經國際比較得出的，應有其客觀性。 

  與歐陽教之研究觀察類似，1994 年，林清江指出 1990 年代我國的大學教育患

有「人格分裂」的弊病，即「過分注重科技，忽略人文理想。」他憂心的舉例說：

醫學院畢業的醫生，「懂得看病，卻不知道看病除了賺錢之外還有其它任何意義。」

881995 年，黃武雄論衡「臺灣教育的結構性問題」：我國過去教育長期實施威權教

                                                 
85 宋‧程顥、程頤，《二程全書》，《程氏遺書》卷 3〈陳氏本拾遺〉，頁 2。 
86 宋‧程顥、程頤，《二程全書》，《程氏遺書》卷 2〈二先生語二上〉，頁 3。 
87 歐陽教，《德育原理》（臺北：文景出版社，1985 年），頁 43。 
88 林清江，《教育的未來導向》（臺北：臺灣書局，1994 年），頁 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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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體制，完全背離教育要發展學生心智，促進其知性與人格成熟的目的。892001

年，洪素卿報導一項針對國內醫學系學生的實徵調查結果發現，高達七成以上的

醫學生不認為現行醫學教育可以培養出「術德兼備」的醫師，他們表示現代教育

不但缺乏人文素養，只重醫術不重醫德，而且身邊「沒有」足以作為「典範」的

師長。902004 年，陳德和反省道：臺灣的大學，迷思於「不重品味而重創收」，「不

重價值而重價格」，「不重意義而重數據」；大學教育自降身格為「職業的訓練所」

和「算計的競技場」。912005 年，黃文樹也提出相應的檢討：人文院系已被「矮化」、

「邊緣化」，關注知情意的和諧薰陶與人格的整全實現之人文教育遭受嚴重漠視，

乃至輕蔑。92 

  學生的讀書心得報告，乃抒發其人生觀與價值觀之文本，從中似可窺探他們

的人格結構。2004 年，陳玉峰〈正宗土石亂流〉一文錄有一大段一位大三學生讀

完《森林與土石流》一書寫下之「心得與感想」，摘引數行供參： 

  全臺灣生物死光光又怎樣，比不上我一次期中考被當掉！臺灣教育教我萬般

皆下品，唯有分數高，而就算分數高也不一定能賺大錢，要賺錢還得把人格拋棄。

人不為己天誅地滅。……你碰過找我五百元假鈔死不承認的人嗎？我只能拿來學

校福利社用掉，我絕不會內疚，反正吃虧的不是我就好。……我只能這樣做，反

正社會全是亂象，為了自己傷害別人，這是生物本能，天經地義。……會有土石

流又如何？我家不靠山，死不到我家人。臺灣人的自私世界聞名，我不反駁，因

為我就是這樣，我不相信沒有臺灣人的自私，會讓臺灣擁有今天的財富，所有的

人都黑，一個人要白很難，也不可能白得起來。……臺灣教育讓我變成這樣的人，

我就依照這樣活下去，管他是好教育、壞教育！能讓我賺錢、賺名聲、賺權勢的

就是好教育。……我只要有名有利，就算沒有人格又何妨！93 

陳氏認為，像這樣「功利性格」傾向甚明，「看不到靈魂的活死人」、「幾近完全欠

缺生命感覺的人」，絕對不是少數個案，這才是臺灣的「正宗土石亂流」。94「向錢

                                                 
89 黃武雄，《臺灣教育的重建》（臺北：遠流出版社，1995 年），頁 200-201。 
90 洪素卿，〈為服務人群從醫，不到四成〉，《自由時報》，2001 年 5 月 30 日，頁 9。 
91 陳德和，〈回歸大學教育的應有本質〉，《鵝湖月刊》2004 年第 3 期，頁 1。 
92 黃文樹，〈臺灣的大學人格教育發展史簡論〉，淡江大學教育學院主辦「二十一世紀人文與人格 

教育發展趨勢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論文集」（臺北：淡江大學教育學院，2005 年 10 月），頁 12-13。 
93 陳玉峰，〈正宗土石亂流〉，《自由時報》2004 年 7 月 11 日，頁 15。 
94 陳玉峰，〈正宗土石亂流〉，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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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齊」，「棄人格如敝屣」，誠為當代大問題。 

  2006 年，張光甫在〈榮譽算老幾〉一文愷切地提出社會文化評論，他說： 

  電視節目的內容，往往反映、也塑造社會大多數人的生活品質和價值態

度。……有一回，「大家一起來」猜的題目大意為：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事情常

被認為是第一的，結果，誰都想不起，連背景揭示牌上也沒有顯示出「榮譽第一」

的答案，那麼，榮譽算老幾？榮譽的觀念與行為，在我們的社會裡，正瀕臨衰亡

的邊緣。經商的人，不再以誠信為榮譽，把仿冒、盜印視為當然，倒債騙財動輒

千百萬，毫不羞恥。地方官吏不以勤儉為榮，往往官商勾結，貪求非份的財富，

顯耀鄉里。一些機關大員尸位素餐者，假冒貸款，違法套匯，視國家榮譽為棄屣，

中飽私囊。……許多年輕人遊手好閒，拐騙搶殺作絕，不在乎羞辱祖宗的門楣。……

每人只顧自身的好處、眼前的收益，讓商業的信譽、個人的名譽、一切的榮譽掃

地。95 

這段隨筆，語重心長，道出了人格倫理與文化諸方面偏差而極待重整與重建的課

題。 

  無可否認的，時下瀰漫功利主義的社會文化，一般人氣量狹隘，侷限在自我

生存領域，無視於生命超越的意義，這是人格教育問題，實不可小覷。 

  孔顏樂處，雖然重點落實在個人心性修養之內聖工夫上，但它並未忽略踐道

弘仁之外王事業。換言之，孔顏樂處，是以安身立命為著眼點，而以安人、安百

姓為旨趣。從「人」的殊勝及人格教育立場言，人生的態度、精神、理念與言行

舉止等，其實是可以調整的。誠如釋印順依佛法所言，人有殊勝，「五趣」中的眾

生，以「人」「最難得」，乃因人在「智慧」上有「憶念勝」，在「慚愧心」上有「梵

行勝」，在「堅忍」上有「勤勇勝」，構成所謂「憶梵行勤勇，三事勝諸天」。96人

的心力極強，能修能證，故有健全人格，成就佛道之可能。孔顏樂處對於現代亟

須改善、提昇之人格教育，至少可歸納出下列三點啟示： 

  其一，孔顏樂處為我們指引一條「和易無怨」的生活道路。 

                                                 
95 張光甫，《教育隨筆》（高雄：復文圖書出版社，2006 年），頁 89-91。 
96 釋印順，《成佛之道》（臺北：正聞出版社，1994 年），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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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出身沒落之貴族家庭中，三歲喪父，十五歲喪母，青少年時過著貧苦的

生活。成學後，率領弟子到列國游說，盼能實現政治理想，但卻四處碰壁，不為

諸侯賞識。儘管如此，他始終「甘貧樂道」，即便在陳蔡斷糧時，仍然餓著肚子講

學，希望把仁道傳行下去。他最得意的門生顏回，住在貧民區，過著簞食瓢飲的

困苦生活，而因他「樂於道」，故不在意物質條件窘況。 

  明儒呂柟（1479－1542）指出，孔夫子所以賢顏回，就是因為顏回不會因「簞

瓢少動其心而改其樂」。
97依呂氏觀察，顏子是史上最能做到「甘貧改過」的賢人，

他說： 

  能甘矣，則凡一切浮雲外物舉不足為累矣；能改過則可以日新而進於善矣。

大抵過失亦多生於不能安貧中來，貧而能安，過亦可少，觀於顏子可見矣。98 

呂氏又說，「學孔子」要「自顏子始」，因「知孔子者，莫如顏子。」99認為孔顏二

人生命情調最相吻合。 

  前述周敦頤尊顏回為亞聖，其評價立場即基於孔子「樂在其中」與顏子「不

改其樂」之共通生命模式。與周氏見解一致，明儒王廷相（1474－1544）也推崇

顏回為亞聖，他說： 

  （顏回）「省其私，足以發」，明道之幾也。「不遷怒，不貳過」，進德之塗也。

「用之則行，舍之則藏」，動以時矣。「簞瓢陋巷，不改其樂」，純乎天矣。是故顏

子亞聖。100 

可見，宋明儒有不少人是以孔顏契合之生命志行而尊為至聖與亞聖。 

  「人不知而不慍」的孔子，「憂道不要貧」，「曲肱而枕」「樂在其中」；溫淳淵

懿的顏回，「簞瓢陋巷」「不改其樂」，兩人這種生命樣態，實可化約為「和易無怨」。 

  反觀普羅大家，對於名相差等、利祿得失均不免處處執著，憂憂戚戚，私欲

雍蔽，昏慊迷妄，汩滑而亂，不得樂活，故往往怨天尤人。曾昭旭撰文〈處命之

                                                 
97 明‧呂柟，《涇野子內篇》（臺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第 714 冊，1983 年），卷 2〈雲槐 

精舍語〉，頁 530-531。 
98 明‧呂柟，《涇野子內篇》，卷 10〈鷲峯東所語〉，頁 588-589。 
99 明‧呂柟，《涇野子內篇》，卷 2〈雲槐精舍語〉，頁 532。 
100 明‧王廷相，《王廷相集》（北京：中華書局，2009 年），《慎言》卷 3〈作聖篇〉，頁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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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之無怨〉指出，一般人很難「不怨」，「不怨」是真得道了才做得到的，

想假裝都假裝不來。他說： 

  怨也不是無緣無故就發生的，而是在遇到考驗時顯現。而所謂考驗，就是指

面臨人生貧賤或失敗等等挫折。原來未得道的人，就是無仁心的自覺，因而不能

自我肯定的人。因之，他必然不斷向外逐求，要靠一些外在條件來支持自己的存

在，比如說財富、名聲、權力、地位。他必須要擁有相當的這些條件，才會安心，

感到有一點安全的保障。……為什麼貧而無怨難？就因人到這時是沒有現實的憑

藉。……他必須要面對人生的命限與現實的無常，從其中挺立起一個真我，才能

得到真正的安心。這當然要付出無限的求道熱誠，……（但）一般人畏這份難，

遂不肯去求道，然而也就因此必然通不過考驗而怨了。101 

上面這段話，提到了現實人生的艱難。面對這個艱難，當然是要學習的。所幸孔

子和顏回的處命之道──安之無怨，已為我們提供一面歷史鏡子。 

  要言之，在二千五百年前，孔子和顏回經營出一條貧而樂道的生活大路，體

現出一種「和易無怨」的生活態度和精神，頗值得吾人參考借鑒。 

  其二，孔顏樂處為我們建構一種「主體自由」的自主精神。 

  孔子強調「為仁由己」102；「我欲仁，斯仁至矣。」103《論語‧述而》載：「子

謂顏淵曰：『用之則行，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104有德的君子若見用得

志，則透過公權力推行仁政於世；若懷道不見用，則講學在野，安於所遇。對孔

子和顏回二人而言，用舍在外，行藏在我，命不足道。孔子是一位既務實又堅持

原則的人，他說：「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不可求，從吾所好。」

105對此，朱熹疏解云： 

  設言富若可求，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不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

則安於義理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106 

                                                 
101 曾昭旭，《論語的人格世界》（臺北：尚友出版社，1982 年），頁 74-75。 
102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顏淵〉，頁 131。 
103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述而〉，頁 100。 
104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述而〉，頁 95。 
105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述而〉，頁 96。 
106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述而〉，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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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貴是否可求，端視其緣由、手段是否合乎仁義之道，而抉擇在己。可以說，孔

子和顏回為我們建構了一種「主體自由」的自主精神。 

  從周敦頤、二程到朱熹乃至王陽明高足王艮（1483－1540）已然發現孔顏樂

處中獨立自主精神之樂。朱熹作詩云：「早知名教無窮樂，陋巷簞瓢也自由。」
107另

在〈答陳明仲〉說： 

  曾點見道無疑，心不累事，其胸次灑落，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但其下

學工夫實未至此，故夫子雖喟然與之而終以為狂也。……「人不知而不慍」，和靖

所謂「學在己，知不知在人，何慍之有」者，最為的當。108 

為學在己，學貴自得，無庸因人不知而慍而憾。 

  王艮在體會先儒教人尋孔顏樂處之後，寫下〈樂學歌〉鼓勵人們追求無所倚

而自樂的為學之道。引錄如下： 

  人心本自樂，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良知還自覺。一覺便消除，人心依

舊樂。樂是樂此學，學是學此樂。不樂不是學，不學不是樂。樂便然後學，學便

然後樂。樂是學，學是樂。於戲天下之樂，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樂。109 

以為人生之真樂，是仰靠自我的「一覺」，即思想觀念的覺醒或覺悟；人心的不快

樂來自私欲，能否除去私欲的蒙蔽而覓出真樂，在依己不依人。系出泰州王門的

王艮之子王襞（1511－1587）也撰文呼應： 

  樂者樂此學，學者學此樂。……有所倚而後樂者，樂以人者也，一失其所倚，

則慊然若不足也。無所倚而自樂者，樂以天者也。舒慘、欣戚、榮悴、得喪，無

適而不可也。110 

黃文樹認為，依王襞的觀點，樂有兩種，一種是人為的，有所「倚」的，樂以為

人的，即追求一定欲望而得到滿足的快樂，但這種快樂一失其所倚，則慊然若不

足，這不是真正的樂。另一種是自然的、不追求得失的快樂，這種精神上的滿足，

                                                 
107 宋‧朱熹，《朱子全書》，第 12 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壹），卷 4〈長溪林一鶚秀才有落 

髮之願示及諸賢詩卷因題其後二首〉，頁 352。 
108 宋‧朱熹，《朱子全書》，第 12 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參），卷 43〈答陳明仲〉，頁 1951-1952。 
109 明‧王艮，《王心齋全集》（臺北：廣文書局，1979 年），卷 4〈樂學歌〉，頁 100。 
110 明‧王襞，《王東崖先生遺集》（新竹：國立清華大學人文圖書館館藏微捲，明萬曆刻版），卷上 

〈太嶽山人楊希淳撰詩引〉，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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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人生的真樂。111可以說，王艮父子的「樂學主義」，完全脫胎於孔顏樂處。 

  平心而論，今天的國民素質，在個人自我內心的自覺和省察工夫，還是亟待

加強和提升。前舉歐陽教的研究所提我國公民教育情意領域較弱，陳玉峰檢討的

「正宗土石亂流」，張光甫評論的「榮譽算老幾」等，皆已客觀呈現了諸多人格教

育問題。再以國人的宗教信仰為例，黃文樹指出，多數宗教信徒信仰的意趣，多

流於外在的、世俗的、功利的價值，包括問平安、避災禍、企功名、求福祿等，

極少回歸到自我的修行與生命的昇華。112以佛教的信徒教育來說，實際上其本質

是在透過佛教信仰和佛法薰習，促進人的自我淨化，減除貪瞋痴、解脫煩惱憂苦，

而非央求諸佛法力獲取名聞利養。 

  孔顏樂處所建構的主體自由之自主精神，應可作為喚醒現代人自覺和自我省

察之津梁。 

  其三，孔顏樂處為我們樹立一個「樂道弘仁」的生命典範。 

  當年孔門師徒鄭重地談起人生志向時，顏回表示「願無伐善，無施勞。」113朱

熹評述他「不自私己」，「其志可謂大矣」。114對於顏回的才與德，陳桂雲有如下之

估價： 

  顏回的德行，乃無私、盡己，庶乎仁者之境，具聖賢的胸懷。……「無伐善」

是內以修己，「無施勞」是外以安人，成己成物之道。……內聖外王，顏回之志明

矣。115 

至於孔子的志望則是：「老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116朱熹仰讚道：「如

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己不勞焉，此聖人之所為也。」117 

  孔子和顏回都是能安於貧困而樂於行仁者。孔子的人生哲學，以仁為核心，

兼從修己與治人兩方面倡說仁道。他所謂：「克己復禮為仁。一日克己復禮，天下

                                                 
111 黃文樹，《泰州學派教育學說》（高雄：復文圖書出版社，1999 年），頁 177-178。 
112 黃文樹，〈傳道法師的教育觀芻探〉，《法印學報》第１期（2011 年 10 月），頁 45。 
113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公冶長〉，頁 82。 
114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公冶長〉，頁 82。 
115 陳桂雲，〈《論語》中顏回形象的現代闡釋〉，頁 47。 
116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公冶長〉，頁 82。 
117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公冶長〉，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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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仁焉。」118「夫仁者，己欲立而立人，己欲達而達人。」119「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120這些說明了孔子「由己及人」，以推行仁治社會之願望和理想。

而顏回「問為邦」一事，也意味著他具有興革天下之志，只是他未被王侯所賞識

而已。 

  雖然孔子的仁政理想，為當權者所不用，但他仍領著顏回等弟子推而行之，

孜孜以修身講學見於世，體現為後世傳頌的教育淑世熱情。王艮云：「孔子之不遇

於春秋之君，亦命也；而周流天下，明道以淑斯人，不謂命也。」121又云：「堯舜

之治天下以德盛人者。……孔子……學不厭，教不倦，……便做了堯舜事業。」122

他甚至認為「夫子賢於堯舜遠矣」。123這些話點出了孔子明道淑世的教育精神和教

化大功。 

  孔子所開展的勇猛於「樂道弘仁」的教化精神，對於前面略述的現代人一些

冷漠疏離之弊、自私自利之病等，當可帶來激蕩和反思之作用。梁漱溟（1893－

1988）在〈孔子生活之樂〉一文指出： 

  平常人走計算的路，總要由手段取得目的，於是必有所取得而後樂，取不得

就苦了。……孔子則不然。他原不認定計算而致情志繫於外，所以他毫無所謂得

失的。……那麼，孔子就不要作為了嗎？不是的。他很勇猛的作事，祇是不出於

打量罷了。所以他自己說：「其為人也，發憤忘食，樂以忘憂，不知老之將至」，

旁人就說他是「知其不可而為之者」。124 

梁氏看到了孔子做事出處的積極樣態。 

  孔子這種「知其不可而為之」，象徵一種強烈動機的社會責任感和歷史使命

感。鄭曉江撰文道： 

  從本質上分析，「知其不可而為之」蘊含的是高度的道德自覺、社會責任感和

犧牲精神。……這種「知其不可而為之」的奮鬥精神和奉獻行為，在中國歷史上

                                                 
118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顏淵〉，頁 131。 
119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雍也〉，頁 92。 
120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憲問〉，頁 159。 
121 明‧王艮，《王心齋全集》（臺北：廣文書局，1979 年），卷 2〈語錄〉，頁 55。 
122 明‧王艮，《王心齋全集》，卷 2，頁 54-55。 
123 明‧王艮，《王心齋全集》，卷 2，頁 54。 
124 梁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臺北：里仁出版社，1983 年），頁 163-164。 



 
 
 
 
 
 
 
 
 
 
 
 
 
 
 
 
 
 
 
 
 
 
 
 
 
 
 
 
 
 
 
 
 
 
 
 
 
 
 
 
 

 

 
黃文樹 

 256

產生了深遠的影響：孟子「富貴不能淫，威武不能屈，貧賤不能移」的「大丈夫」

精神；……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樂而樂」的高尚情懷，……都

可從「知其不可而為之」的信念中找到一脈相承的思想印痕，它可以成為現代人

在困難時不消極、不沉淪的重要力量源泉和精神支柱。125 

當然，「知其不可而為之」尤襯托出人格之偉大與崇高。這種精神應是時人所欠缺

而為社會所需要的。 

 

柒、結語 

  綜上可知，孔顏樂處是儒家道德修養的重要理念與實踐。孔子在《論語‧雍

也》稱讚弟子顏回：「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陋巷。人不堪其憂，回也

不改其樂。賢哉，回也。」他在〈述而〉篇自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

樂亦在其中矣。不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學而〉篇中，子貢以「貧而無諂，

富而無驕，何如？」請問夫子，孔子答云：「可也，未若貧而樂道，富而好禮者也。」

此後，孔顏樂處成了安貧樂道的代名詞，成了儒家注重精神享受，以道德修養所

帶來的內心愉悅為至高快樂這種境界的代名詞。 

  在宋明理學中，孔顏樂處更成了初學者立志，富貴者自警，窮乏者保持廉操

的座右銘。周敦頤教青少年程顥、程頤「尋孔顏樂處」，期二人「學顏子之所學」。

周氏在《通書‧顏子》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不愛不求，見其大，而忘其

小焉爾。見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不足。無不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當吾人

浸潤在自我道德不斷提升的樂趣中，外在的貧賤富貴自然不會影響到我們的心境。 

  程顥很快得力於周敦頤的啟發，「吟風弄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顯

然有了自身體會。二程深加玩味孔顏之樂，有「渾然與物同體」之胸懷。南宋朱

熹把孔顏樂處擴大為與天地為一體的境界。明代陽明學派將孔顏之樂理解為心的

本來狀態，泰州王門王艮在〈樂學歌〉云：「人心本自樂，自將私欲縛。……一覺

便消除，人心依舊樂。樂是樂此學，學是學此樂。」教人重視自然和精神的快樂，

仍不離孔顏之樂的優質傳統。 

                                                 
125 鄭曉江，〈儒、道人生模式與當代中國人〉，《孔孟月刊》第 34 卷第 11 期（1996 年 7 月），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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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與顏回之樂處，重點雖在內心愉悅、自主精神等心性修練工夫，惟他們

的樂處亦貫穿於堯舜事業上，此為過去學界之共識，也在本文作了扼要勾稽和論

述。至於宋明理學家對孔顏樂處之理解與應用，學界一般導向風月品味、溫淳人

格、中和之樂、天地境界等詮釋，較少引入濟民淑世之外弘義。本文對此則以為，

周敦頤、二程等人，並未漠視崇道弘仁之致治實功。可以說，從孔顏到周、程，

內修與外弘，德行與事業，都是兼而並重的。 

  孔顏樂處在今天物質生活高度發達的時代，其重要性與價值性並未消弱，因

為它代表的是人的內心愉悅，人的主體自由，人的價值理想。它能夠激勵人們不

畏艱苦的生活，不受惡劣環境的影響，去追求自己的道德理想、精神享受，進而

推己及人，明道淑世。無可否認，時下一般民眾、各階層人士和大學生等之生命

態度和價值體系，實存不少值得省思、提昇的地方；我們的教育在人格培養上，

確有諸多亟待改善之處。歸納而言，孔顏樂處對於人格教育的啟示，至少有三：

一是孔顏樂處為我們指引一條「和易無怨」的生活道路；二是孔顏樂處為我們建

構一種「主體自由」的自主精神；三是孔顏樂處為我們樹立一個「樂道弘仁」的

生命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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